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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华

一生书画捐赠山大

纪念馆里有读书角

家属们向山东大学捐赠臧克
家的展品，其实经历了很长的阶
段。

他们最早一次将展品捐给山
东大学是2002年。当时，臧克家的
老四合院要拆迁搬家，他特别喜
欢书，藏书比较多，因为新家不如
原来的小院宽敞，书的去处就成
了问题。

臧克家当时病得厉害，给
女儿郑苏伊写了封信，希望把
这些书捐给母校山东大学。信
上说：“捐书给国家，给人民，使
人看书、读书，长长知识，这是
件大事。”臧克家当时已经97岁
了，手抖得厉害，字都不成形，
但对母校特别深情。郑苏伊就
为山东大学挑了3000多册书，里
边有臧克家的著作以及《二十
四史》《闻一多全集》等，还有一
些签名本。

臧克家是2004年去世的，他
生前跟子女说过，自己一生收集
了很多珍贵的字画，这些书画绝
不允许子女分掉，必须整体捐赠
给一个单位，但是他具体没有说
捐赠给谁。到了2013年，臧克家
子女们觉得这个事拖得比较久
了，郑苏伊兄妹四人坐在一起商
量，一致同意再捐给山东大学。
其中一个原因是，臧家四代都曾
在山东大学求学，另一个原因
是，要捐赠的这些书画里，有很
多跟山东大学有关，比如一些作
者曾在山东大学做过老师，所以
他们觉得捐给山东大学比较有
意义。

捐赠的这些书画里，有闻一
多、郭沫若、茅盾、老舍、王统照、
叶圣陶、冰心、曹靖华、冯至、沈从
文、端木蕻良、唐弢、何其芳等师
友的书法，还有刘海粟、吴作人的
字和画。这些书画都特别珍贵，臧
克家生前就拿它们当宝贝一样。
他经常跟子女说，这些就是半部
中国现代文学史，朋友们是他精
神上的半壁江山。

2019年，臧克家家属又向山
东大学捐赠了一批图书。

2023年8月，山东大学要为臧
克家建纪念馆，家属们第四次捐
赠，这包括《茅盾全集》、四大名
著、许多师友的珍贵签名本赠书
以及臧克家珍藏的书籍。

比较特别的是一张红木书
桌，那是臧克家在新中国成立以
后回到北京用的第一张书桌。这
张书桌比较高，他用着不是特别
顺手，就又换了一张。这张书桌据
专家鉴定是明代的，之前一直留
在家里，因为纪念馆要还原真实
的历史场景，这张书桌因此也捐
给山东大学。

最终臧克家纪念馆场景复原
得特别好。郑苏伊说：“姐姐看了
之后，都要掉眼泪了，很逼真，我
们觉得捐赠这些东西物有所值，
能让大家了解一下我父亲当时在
家里创作的真实情况。”

筹建臧克家纪念馆的时候，
家属们就跟学校方面说，希望能
有个读书角，把臧克家的这些藏
书展出，让来参观的人能翻翻看
看。臧克家家属第一次捐赠图书
的时候，就一再嘱咐说，这些书
捐给母校，是要让学子从中受
益，这些书不是收藏用的，要物
尽其用，这一点特别重要。后来
每次捐赠的时候，家属们也都

说，不要觉得这些书是臧克家的
藏书，就锁起来了，希望学生、读
者能读到。

珍视闻一多的书法

平日忙于写作会客

臧克家家属捐赠的藏品里，
有许多特别的故事。

就拿字画来说，其中有闻一
多给臧克家写的书法，是在1944
年10月写的，上面写有“克家四十
初度”，是为祝贺臧克家虚岁40岁
生日写的。一年多以后，闻一多就
遇刺去世了，闻一多是臧克家的
恩师，两人感情非常深，所以臧克
家特别珍视这幅字。他曾在文章
里回忆，有一次坐船，这幅字稍微
弄了点水渍，他特别心疼。其余大
部分字画，是臧克家20世纪70年
代初从干校回到北京后，专门请
人写的，比如有茅盾、叶圣陶、冰
心的。这些东西，臧克家觉得是最
宝贵的，曾嘱咐子女一定得保存
好。2002年搬家时，臧克家的家属
担心损坏，没敢用搬家公司，是他
们自己打包，蹬着三轮车拉回新
家的。

臧克家平常喜欢读文学类图
书，最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他床
边摞得特别高，全都是书。郑苏伊
还曾跟他开玩笑说：“这要是地震

了，书一倒能把您给砸坏了。”臧
克家每天读的书几乎都是古典文
学，诗歌、散文、文论。他的藏书中
古典文学占多数，现代文学类也
比较多，当然大部分是朋友的赠
书。

据郑苏伊回忆，臧克家的中
国古典文学基础很好，而且他的
文学创作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
响。“他特别喜欢苏东坡，因为苏
东坡在密州当过几年知州，密州
就是现在的诸城，也是我父亲的
老家。苏东坡很多有名的词都是
在密州写的。我父亲特别欣赏苏
东坡的豁达、不畏权势，到哪儿做
官都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苏东
坡在密州也为当地老百姓做了很
多事。对于山东的一些词人、诗
人，他也比较喜欢，比如李清照、
辛弃疾。”郑苏伊说。

臧克家平常很少给家人们讲
自己的经历，郑苏伊表示：“他平
时特别忙，跟我们的交流大部分
都是在饭桌上。我给他做了20年
的助手，但在这之前，他的事我们
都不太了解。我为他做助手以后，
编了一些书，从他自己的叙述、回
忆录里，我才了解了父亲的生
平。”

郑苏伊还说，在生活中，臧克
家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他一天
的生活就是看报纸，关心国家大

事，勤奋写作，每天大部分时间都
是在写作，然后就是交友，会客的
时间非常多。臧克家对人特别热
情，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热情
接待，没有任何名人的架子。真正
接触他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别和
蔼的老人。

“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钦佩，他
自制力特别强，生活有规律。他十
几岁时身体就不好，但是为什么
能活到99岁？因为他的意志力极
强，他能做到的事我绝对做不
到。”郑苏伊说：“臧克家每天5点
多钟就必须得起床，然后出去散
步，不管是刮风、下雨、下雪，除非
住院或者是病了，从来不间断，一
天要出去散步四次。”

郑苏伊说，臧克家90多岁的
时候摔了一跤，十二胸椎压缩性
骨折。大夫跟他说得在家躺三个
月，必须卧床。结果他躺了十几天
就躺不住了，让郑苏伊兄妹每天
扶着自己在地上走。当时他疼得
直冒汗，但还是咬着牙坚持。三个
月复查的时候，老人家是自己拄
着手杖走到医生那去的，把医生
都惊住了。

友情砝码重于亲情

旧大衣穿了几十年

这么严于律己的人，对子女

却很宽容。臧克家对子女主要是
言传身教，学习上他抓得不是特
别严。“必须得第一名，没有。比如
说到学年底了，学期结束了，把成
绩单给他看看，他会简单点评，但
是平时不督促我们学习。”郑苏伊
说道。

“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在哪
儿？是给我们定规矩，绝对不许
打着他的旗号在外面张扬。这是
我们家的一个默契。”郑苏伊说，
家里所有的孩子都特别低调，在
外面如果别人不介绍、不提，从
来不自己说是臧克家的孩子。

“他给我们定的规矩就是踏踏实
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这是默
认的家规。”

很多人都会好奇，文学造诣
很深的臧克家，会格外重视孩子
的语文教育、文学创作吗？郑苏伊
表示：“熏陶是会有的，但是父亲
没有用言语来表达，说这作文应
该怎么写。他的引导就是给孩子
买书，让孩子读书。也不逼着读，
只要有兴趣的，他都给孩子买，都
给孩子看。所以臧家的藏书特别
多，子女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

因为工作原因，郑苏伊有更
多机会了解了自己的父亲。“做父
亲助手是从1984年开始的，当时
作协要给一批老作家配助手，父
亲觉得自己的子女会方便一点，
然后我就开始做了。我之前对父
亲不了解，就知道他是写诗的，比
较著名，他的诗收到课本里。从我
为他做助手以后，整理了许多著
作，特别是《臧克家全集》，给他写
了一本《世纪老人的话·臧克家
卷》，才发现我父亲这一生虽是历
经坎坷，但始终热爱祖国和人民，
抨击黑暗、追求光明。”

郑苏伊说，给父亲整理稿件，
最能打动她的，就是那些满怀深
情怀念老朋友的诗文。她给臧克
家的一个散文集写过序言说：“在
父亲的心目中，亲情和友情的天
平上，友情的砝码是重于亲情
的。”臧克家看了以后说了四个
字：“甚得我心。”

没有会客安排的时候，臧克
家早晨出去散步，锻炼完回来吃
饭，然后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开
始写作，非常勤奋。“他其实挺苦
的。他不光写自己的作品，还得给
别人写序言、写评论，给别人写条
幅，给报刊、杂志写约稿。他对人
比较热情，不太忍心去拒绝人家。
有些稿子他是真不愿意写，但是
没办法。”

有一次臧克家在青岛给人写
条幅，写着写着，一下腰就动不了
了，躺了好多天。“别人让他干什
么，他就干什么，基本不拒绝别
人。人家说要给他一些酬金，他也
不要。他说别人愿意要我的东西，
我觉得很高兴。”郑苏伊回忆说。

郑苏伊还说，臧克家去世的
时候，老街坊们自发来送他。臧克
家跟胡同里的老街坊关系特别
好，谁家婚丧嫁娶他都知道，经常
没事就溜达到人家里去跟人聊
天。“他不喜欢西装革履，吃饭也
不讲究，喜欢吃大葱、大蒜、花生
米、火烧。”

臧克家穿衣服就是对襟大棉
袄、布底鞋，皮鞋几乎不穿，全都
是布鞋，一件衣服穿好几十年。

“我父亲有一件大衣，是1949年在
旧货摊上买的，一直穿到他去世，
现在就在诸城名人馆里展出。领
子、袖子全都磨破了，后来给他买
了好几件，可他就喜欢穿这件。根
本不在乎吃穿，什么要求都没有，
更加追求精神上的满足。”郑苏伊
表示。

女儿眼中的臧克家

2023年底，臧克家纪念馆落户山东大学博物馆(青
岛)，展出了家属捐赠的代表性展品166件/套，包括名人赠
予臧克家的书画、臧克家手迹手稿、个人著作、家具、衣物
等生活用品等，在展示臧克家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生动凸
显其家国情怀和悠悠校友情怀。

笔者对话臧克家女儿郑苏伊，听她分享展览背后的
故事以及臧克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山东大学学籍卡上的臧克家照片。

▲臧克家纪念馆一角。

臧克家书房场景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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